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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在寻找天生具备“镜头感”的小小

说——

它可能发生在一碗粉的热气之后、一条老

街的转角之处，或是一个欲言又止的夜晚。

我们相信，最好的故事不仅值得被阅读，

更值得被看见、被聆听、被传播。我们寻找自

带镜头感的故事，让文字跃入屏幕。

特别需要反映市井烟火、都市奇想、青春共

鸣、时空折叠的小小说，开局即高光、结构适配短

剧（3至5分钟节奏）、人设标签化、对话有留白。

优质作品将获专业开发支持及跨界创作指导。

收稿邮箱：402754154@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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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大年的时候，白杨没回来。他说

忙，追着一拨运动员，在南方城市拍照。

清明时节，白杨没回来。他说很忙，

一拨运动员拉着他，在北方原野拍照。

 重阳节那天，白杨没回来。他说

特别忙，他正和一拨运动员，去往西部

高原，依然是拍照。

悬在屋顶的星星密了，稀了，散了。

吊在梁上的两串腊肉红了，黄了，

黑了。

藏在床脚边上的一壶老酒香了，

浑了，淡了。

白杨没回来。没回来。还是没有

回来。

有福只有一个孩子，他叫白杨。

白杨只有一个老爹，他叫有福。白杨

和有福只有一栋土砖房子，在远离村

庄的半山腰。当年选这个半山腰是因

为老伴喜欢，但老伴没住几年就走了。

因为癌症，没有给她太多在山里世界

逗留的机会。当年选这个半山腰还因

为白杨喜欢，但白杨长大了就走了。

因为爱好拍照，给了他太多的在外世

界逗留的机会。

山里的夜压下来很重，让所有的

生命喘不过气来。

一只丑陋的母猫都不愿意陪了，

在有福的瞌睡里，和一只野公猫毅然

决然私奔了。有福不计较母猫的绝

情。有福有一个不错的儿子。

有福始终记得他的儿子叫白杨。

有福的儿子叫白杨。

儿子叫白杨。

叫白杨。

白杨。

白。

杨。

有福把脚尖都踮痛了。

有福把老伴的坟头的杂草都坐灭了。

有福把祖宗牌位上的油漆都给摸

光了。

白杨没回来。没回来。还是没有

回来。

有福把山里的马尾松砍了。

有福把两头黄牛卖了。

有福铲平了一条通往松坡的土路。

有福用卖牛的钱买了一匹马，做

了一辆马车。

白杨没回来。没回来。还是没有

回来。

有福用马车将马尾松运下山。有福

微薄的力气被一匹血气方刚的小公马鄙

视。小马耀武扬威，马车翻到了山坎。

有福是有福的，老队长刚好路过，

救起了他。

有福是有福的，他在昏迷的时候还

知道他的儿子叫白杨，还知道他的儿子

在拍照，还知道他儿子的手机号码。

白杨终于回了。

老队长说，他迷迷糊糊时，一直在

念，他的儿子叫白杨，他的儿子在拍照，

他的儿子有一个很好记的手机号码。

白杨抱住有福，苦苦喊道，爹啊我

回了，我拍照能够赚到钱啊谁让你干

这粗活？

老队长说，他昨天突然清醒一会

儿，他就给我说了，说他砍了一山的马

尾松，他有了马车，他也可以马拉松

了，儿子那么喜欢拍马拉松，他想要儿

子回来拍他的马拉松，他怕儿子在外

拍马拉松太累。

白杨把脖子上的相机取下来，摔

了。他哭得地动山摇，爹啊我是你的

儿子白杨啊我回了你怎么走了呢，我

做马，我这辈子下辈子下下辈子都给

你做马，给你拉马尾松好吗好吗好吗？

有福是有福的。他好像，有了笑。

堂客在城里活了半辈子，连活鸡

都没摸过几次。临近退休，她突发奇

想：“搬郊区去，我想养土鸡，鸡蛋营

养价值高。”

我原以为她心血来潮，没承想她

真在那栋房子的菜园角落，搭起了一

个小小的窝。买了六只贵妃鸡，它们

头顶小凤冠，走路一扭一扭。她给鸡

起名：大白、二花、三丫、四喜、五福、

六顺，每天上班前不忘叮嘱：“记得喂

宝宝！”下班回来先奔鸡窝，抓把菜叶

或谷子，蹲那儿能看半小时，笑得跟

小孩子似的。

头两个月，鸡特给力，一天摸回三

五个小蛋，白白的，不大。堂客宝贝得

不行，蒸蛋、甜酒冲蛋，吃不完就送邻居

送同事：“自家贵妃鸡下的，蛮补的！”

冬日清晨，雾茫茫。我溜达进菜

园，格外安静。搁往日，这帮家伙只要

听到脚步声，早就围拢过来咕咕咯咯

叫个不停，今天集体失声，莫不是出了

什么幺蛾子？我凑近数了又数，四喜

没了！门没开，它就这么人间蒸发了。

听闻我失色呼喊，堂客煎蛋煎到

一半，立即关火冲了出来。她把白

菜、芥菜、堆肥箱全找了个遍，无果。

“会不会是……黄大仙？”

“什么大仙？”我一脸懵。

“黄鼠狼呗！前几天，清洁工王

阿姨跟我说在隔壁小区撞见过，棕黄

色一条，贼机灵的，被人撞见时‘嗖’

一声就钻进树林了。”

隔天天刚亮，鸡窝里一阵惊慌的骚

动。我穿着睡衣冲了出去，只见铁丝网

被撕出拳头大的洞，地上一撮黑白羽、

几点暗红血。这次丢失的是六顺。

堂客跟过来察看地上的血迹，顺

手找了根树枝拨拉鸡毛，好半天才扔

出一句：“肯定是它！得加固铁丝网。”

自此，正式进入“临战”状态。我

重新把网加粗加密，还在鸡圈挂上一

圈七色彩灯，整夜闪烁。我提议买只

大鹅当“保安”，她思忖片刻，立马否

了：“鹅太凶，会咬鸡宝宝的。”

接下来，总算安生了一段日子。

有天半夜子时，我听见“吱啦啦”

怪笑声音，感觉有人掐着嗓子学驴叫。

撩窗帘一看，好家伙！它正顶我头天

晚上未能完全缝补好的网线，寻找漏

洞。它蹲踞在菜地里，朝鸡窝方向侧

着头，像是在听里头的动静。或许察

觉到了我的气息，它身子一矮，蹦跶三

五下，往院外一钻瞬间没影了。

堂客第二天听完，老半天丢下一

句：“这家伙，古灵精怪，还会来。”

果然，三丫跟着失踪了，只剩院

墙根一撮棕毛、几枚小脚印。

鸡只剩了三只，全没了往日的精

气神。堂客把菜叶一扔：“不活捉此

贼，我咽不下这口气！”

我吓一大跳。平日里，她连老鼠

都怕，居然嚷嚷着要活捉黄大仙？

她上网下单铁笼，快递隔日达。

鸡胸肉、生鸡蛋轮番当诱饵，“大仙”

太鸡贼了，肉每次都被吃光，却连它

的影子也没逮着。

仍不死心。堂客打电话给在动

物园工作的同学，学到了一个电石巧

捕法：先找好黄鼠狼经常出入鸡窝的

破洞口，往里边扔进一块电石，洞外

边设置一个铁丝兜，再往洞里倒一两

瓢水，电石见水就冒烟，呛得“大仙”

直往外钻。同学说，这办法简单有

效，可捕捉到完整无缺的黄鼠狼。

我们依计而行。当天凌晨一点

整，“咣——”一声巨响，铁丝兜里东

西在拼命撕咬。我立马冲出去，光伏

手电筒一照：一团棕黄在里面撞得牙

咯吱响，绿眼珠子全是“老子不服”。

我仔细打量一番：这家伙算上尾

巴不到半米，左腿歪着，毛一绺一绺滴

水。尽管被困，它毫无怯意，脖子梗着，

前爪扒着铁丝，喉咙里发出低吼声。

堂客蹲下来，隔着笼子看半天。

她忽然起身去厨房，拿了个小碗，倒

了半碗清水放进笼子边角。黄鼠狼

警惕地往后缩，眼睛一直盯着碗。

堂客慢悠悠吐出一句：“放了吧，

这里也许本来就是它的家。”

“放它，鸡不白死了？”

“杀了它，四喜它们也回不来。”

她声音不大，有点低沉，双眼一直盯

着笼子，“你看它腿，说不定以前也被

什么夹过。”

我拗不过。天蒙蒙亮，开车进

山。溪水边，笼门打开，它一瘸一拐，

在笼子边停了一下，回头瞄了瞄二十

多米外的我们，便倏地消失在草丛深

处……

老薛从大学毕业被招进市里集体企业一

个名叫风火轮的公司工作 20 多年了吧。刚

进企业时还是个毛头小伙，如今鬓毛衰白，十

足一个“老甸坨”。

老婆总是埋怨，只见你整天忙忙

碌碌，也不见混出个名堂和样范，这下

好了，等你混到企业的部门负责人，又

遇上企业改制，饭碗都丢了，只能在家

里吃空饭了。

听了老婆的数落，心里不是个

滋味。

 “ 少 念 你 那 血 符 经 ，心 里 烦 着

呢。”

 烦什么呢？

老薛心里一团乱麻。

自己一个农村伢子，考大学进了

城，满怀远大理想，原以为自己可以成

科学家、文学家，甚至可能成为一个勤

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好像天下

就是“我的”。但理想虽然丰满，现实

还是骨感，不会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参加了

工作，虽说这个风火轮公司只是市里的大集

体企业，但公司志存高远，提出了 5 年冲刺上

市公司的目标，万花筒就掌握在每一位员工

自己手里。

老薛的烦总是写在他不苟言笑的脸上。

担任公司供应采购部老总时，一心精打细算，

节约成本。担任销售部老总时，为开拓市场

身先士卒，东奔西跑，跑腿跑得落下腰腿病，

喝酒喝得肝损伤，还不都是为公司多创利。

白天为公司，晚上还得为家里柴米油盐酱醋

茶拨动小九九。老婆长期待岗在家，一个女

儿大学在读。贫困夫妻百事哀，都是在一个

钱字上打转转。

过去的烦都像流云一样从头上掠了过

去。手头的烦才是真的烦。

公司正在改制，是走被收购之路还是走公

司破产之路，上级派人出任了公司改制小组组

长，老同事老周老胡和自己都是组员。公司年

轻貌美的财务副总黄鹤跟随外资合作方老板

赴境外考察，黄鹤一去不回返，也不知栖息在

哪个巢穴。黄鹤的故事没演绎完毕，公司董事

长解决的事故却接踵而至了，去年外出解决产

品的投诉，如厕时跌倒，断了二根肋骨，回程时

脑壳剧痛，送医院抢救，诊断为脑溢血，进行开

颅术后成为失忆人。

昔日风光一时的风火轮如今成了转不动

的破轮子。

这天，老薛听闻董事长解决病情好转，在

家疗养中。遂邀老搭档老周老胡前往探望，

如果解总恢复记忆，无疑是风火轮改制的福

音，三个人肩上的担子都会减轻些。

敲开了解总家的门。解总满面笑容。主

动握住老薛的手，问道:

薛总你何时从西湖回来的？

老周，老胡见此情形，用双手捂住嘴巴，

以免笑得大家尴尬。

老薛一下慌了神，如实回答：老板，我并

没从西湖回，因为我还没到西湖去。

老周老胡的眼睛在解薛二人间穿梭，也

被西湖回与去西湖弄得一头雾水。

唯老薛面对老板的问询，一脸神圣状。

老薛记起 20 年前自己参加风火轮公司

秋季招聘的情景：当时任面试主考的解主任

问他老家是哪里？20刚出头的小薛不假思索

答道：我是西湖人。

 解主任满脸兴奋，西湖风景美如画，公司

发展壮大之日，你就回西湖创办分公司。

小薛回答也很直截：我不回西湖，我的老家

是边远山区的西湖村……

当年的解主任就是如今的解总，解总一

番话唤醒了当年小薛的记忆。

老薛心里已记不起多少年没回老家西湖

看看了。

要 回 西 湖 吗 ？ 老 薛 脑 海 里 一 片 空

白 ……

一个追拍
马拉松的人

捉放“狼”
王熹聪

“蔼哥，喰粉咯。”我所在小城的居民，总爱把吃说成

喰。矮哥粉馆清早一营业，客人和喰粉声同时灌进了门。

“喰圆的？还是扁的？盖何样子浇头？”馆主蔼素

亮微微屈身，含笑相迎。

“老样范唦。”

主、客之间的问与答，如同一家人说话。

矮哥粉馆选取当年优质早籼米与纯净饮水，每道工

序有板有眼，全套配料原色原味。待盖好麻辣牛肉或三

鲜浇头的米粉端上桌，热辣香气便裹住了食客的鼻嘴

眼，他们薅住碗边，先喝两口鲜汤，滋舌润喉垫个底，再

将粉条有节奏地嗍进嘴里，发出“哧溜哧溜”声响。客人

满座时，嗍粉声几乎盖住《爱的奉献》的旋

律。米粉绵软，加上浇头可口，经食客三嗍

两嚼，坐滑梯一般直奔胃肠，留下鲜香回

味。有些客人放下筷子前，还敲打两下碗

边，算是代替掌声回报馆主：咱喰得舒服。

我初见蔼素亮是在30年前。那

时他刚20岁，随他父亲接过第一代馆

主也就是他爷爷的摊子，前些年他父

亲回家休养了，就由他独自打理。

蔼素亮进入50岁后，客人对他

的称呼，就由“蔼哥”变成“蔼叔”

“蔼爹”，但老客人仍习惯叫“蔼

哥”，有人甚至喊成“爱哥”，他浅浅

一笑，算是认同。在外打拼的本地

人回小城后，忘不了来这里喰一碗

粉，说是寻找家乡氛围。只

是我好多年没弄明白，前两

代馆主和蔼素亮一样，身量

都不矮，粉馆怎么命名“矮

哥”？直到有次和蔼素亮微

信闲聊，他才告诉我：爷爷交

班时交下一句话：“接待任何

客人都要放低身子。”这或许就能解

释通了。

有客人劝蔼素亮玩一点时尚

的，如用“这一碗，谁不馋”“翻越

3000 里，只为来会你”，做大营销

广告。也有朋友为他支招：把粉馆

改名“爱客轩”，还可发展连锁店。

蔼哥一律拱手谢辞，或回敬“人家

1000 米外都懒得来”，或反问“你

敢娶几个老婆么”？弄得对方哭笑

不得。

四周包围矮哥粉馆的，有杭州小笼包、山西

刀削面、川大孃粉店等 7 家。有人见蔼素亮上午

9点卖完100碗就关门了，便问怎么不多卖几碗？

他竟然用一首儿歌回复：“一人喰，烂肚肠；百人

尝，百口香。”随后补上一句：“我爷爷和父亲立有

规矩，要给同行尤其是外来同行留点饭喰。”凭着

这份口碑，他位居小城小餐饮前列。我经常听

到、看到他的名字，出现在帮困助学的活动现场，出

现在个体私营协会的表彰大会，自然也挂在小城居

民嘴上。

来矮哥粉馆的常客中，有位叫老粟的汉子，50来

岁，负责这条街的环境卫生。有人不喊他老粟而直呼

“西米”，老粟不管对方是调侃还是嘲弄，总憨厚地搭上

笑脸：“我就是世上的一粒粟，随你们怎么喊，有蔼哥叫

‘粟师傅’，我知足了。”每天早晨7点，老粟准时来到矮

哥粉馆附近，将负责的街面清扫后，就进馆喊上一碗

粉，还说：“蔼哥的粉嗍得有味。”这“嗍”的叫法，是他从

以前打工的大城市带回来的，人们觉得这词儿形象有

趣，就传开啦。我与老粟同桌吃过两次粉，获知他妻子

患有慢性疾病，小儿子还在读大四，自己趁农闲来小城

务了这份工，租住在城西社区。

最近一周我因事外出，这天中午，经过矮哥粉馆

——这个时间点自然是关门了，听到几个路人在议论：

“蔼哥是变相做广告吧？”“也没人要查他的碗数。”其中

有个是我过去同事，她说：“还不是老粟引起的？”我急

忙打听怎么回事，她要我去看粉馆门口贴的告示。

只见告示上写着：即日起，本馆由每天卖出 100

碗，暂时改为卖99碗。何时恢复常态，会及时相告，

敬请客人体谅。X月X日。

这与老粟有关联吗？经同事提示，我用手机搜索

城西社区微信公众号，看到一条热点信息：老粟前几天

扫街时，右腿被一辆冲闯红灯的电动三轮车撞伤，经医

院治疗后，躺在家里休养；每天早晨8时，矮哥粉馆老板

蔼素亮就派助手，送来一碗老粟离不开的米粉。信息

结尾，还附有四句打油诗：老粟因伤难出行，蔼哥米粉

送上门。人人都有危困时，留下一碗盛爱心。

“他几时能恢复一百碗呢？”不知同事在问谁。

我抬眼望向矮哥粉馆对面，那儿有家老字号照相馆，

门额滚动屏幕上有一行字，牵直了我的视线，那字

是：你素颜的样子才好看。

素
颜

天还没有完全黑，但暮色已从四周漫了过来。

刘三加快了脚步，往冬泳基地走。刘三不想

在黑暗中下水游泳——虽然今天可能无法避免。

冬天的河水尤为清澈，倘若是在阳光明媚的

白天，戴着泳镜的刘三，还经常看到水中游来游去

的鱼儿。刘三识鱼，那些鱼中，有鲤鱼、鲫鱼、草

鱼、黑鱼，还有大白条、黄骨鱼。

作为环保志愿者，刘三十分欣慰，这些年大力

开展生态环境整治，河流十年禁渔，严惩排污等非

法行为，水质大为改善，水中的鱼虾，以看得见的

速度增多，水面上还时常可以看到成群的野鸭自

由游弋。

时值深冬，水温仍然较高，这让刘三十分满

意。刘三系上游泳保护装备“跟屁虫”，像一尾自由

自在的鱼儿，不紧不慢无牵无挂悠然地逆水而上。

这一游，居然让刘三忘了返回。待到河面上

摇曳着细碎的灯光时，刘三才发现，河岸的居民，

已经三三两两亮起了灯。而天，也已然黑了下来。

刘三停下来，回头一望，心里蓦然一惊，不知

不觉中，自己游离冬泳基地已经很远了！

巨大的恐惧像黑夜一样，将刘三裹得严严实

实！

刘三掉转头，奋力向冬泳基地回游，却突然间

发现，四肢已用不上力。

刘三抱着“跟屁虫”，后悔万分！

就在刘三绝望时，刘三发现河水倒映的朦胧

灯光，映照着不远处一只小小的水鸭。

那只野鸭，脑袋一晃一晃，正慢悠悠地向

前游。

刘三就像一艘迷航的小船，突然间找到了航

向，内心也陡然增添了无穷的力量。

刘三跟在野鸭后面，终于慢慢地游回了岸边。

而那只野鸭，在夜色中游向了河水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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